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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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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老卢一直在为儿子的
婚姻发愁，半夜也常起来叹气：儿子
这辈子好歹也得成个家啊。有天深
夜，老卢还给我打来电话说睡不着，
喊我去他家喝酒。

老卢的儿子都35岁了，还没结
婚。老卢的儿子对娱乐女明星特感
兴趣，在他屋里墙上床头贴满了女
明星的图片，平时一个人在家，经常
怔怔地望着图片，也会自言自语。

老卢的儿子有智力缺陷，不是
先天的。他7岁那年在乡村公路上
玩耍，被一辆呼啸而过的货车撞成
重伤，命是留下来了，脑子却坏了。
老卢是32岁那年得儿子的，不料命
运却是这样一个安排。老卢的妻子
比他小12岁，几次哭着求他：“再生
一个吧，你啥也不用管，全由我来
带。”老卢死活不肯，一个人悄悄去
做了节育手术。

老卢67岁了，秃顶，矮瘦。他
52岁那年，老家的土地被征收，补
偿的房子离我原来的家就几百米距
离。他和老伴现在自己干点活，再
加上社保金，每个月收入有7000多
元，用老卢的话说，完全够吃够穿
了。春节要到时，老卢还会主动买
点年货，去看望一些贫困人家。

我和老卢的交往，是一次他硬

拖着我到他家喝酒开始的：“我炖了
一只猪蹄膀。”

老卢的妻子从农村进城10多
年，从不说人闲话。一天3次清理
拖运垃圾后，就回家做饭。老卢说，
我喜欢老婆做的饭，香得很，大饭店
的饭菜都比不上。老卢的儿子从我
进门时就拉住我的手，“嘿嘿嘿”笑
个不停。喝酒时老卢说：“儿子，你
也陪叔叔喝一杯。”老卢的儿子一口
气喝干了一瓶啤酒，他站起身叉着
腰说：“叔叔你不要喝了，帮我家节
约钱，我酒量大。”有一年，一家企业
举办啤酒节，老卢的儿子跑去参加
喝啤酒赛，得了一个亚军，老卢为此
乐了好久。

有天同老卢喝酒，他说起儿子
那年出车祸以后，从医院出来，就没
再去找司机赔偿了。我激动得跳了
起来：“老卢，应该去找他啊，找他赔
偿！”老卢一把拉住我：“司机家也
穷，还同老婆离了婚，算了，这辈子
我认命。”

有一次，老卢儿子把家里上千
元钱拿走了，到外面流浪了好几天
才回家，说是要去找一个媳妇回家，
老卢两口子几乎找遍了全城的车站
码头。尽管儿子现在这个样子，但
仍是老夫妻的“一口气”。

而今，老卢一家生活开支后的
全部积蓄都是为孩子攒着的，他们
还为孩子买了养老保险。“我现在唯
一不放心的就是，我们死了儿子怎
么办。”老卢眼泪汪汪地说。

前年，我妈为老卢的儿子在我
老家给他提了一门亲事，那女孩腿
有些瘸，老卢给了她家一些彩礼
钱。女孩在老卢家住了两个月就突
然走了，从此再无消息。我气呼呼
地拉着老卢去找女孩的父亲还钱，
得知女孩的父亲已患了癌症在住
院，老卢蹲在那家人的墙角，轻声
说：“算了，算了，就当我做了善事。”

老卢年纪大了，干力气活儿有
点吃力，儿子在这方面似乎比较知
事，常过来帮父亲的忙。儿子在前
面拉，老卢在后面吭哧吭哧地推。
有时，老卢也在后面默默流泪。

“走吧，去我家喝酒，又炖猪蹄
膀了。”这是老卢见到我时的家常
招呼。

老卢说，每个月，他家炖4次猪
蹄膀，想吃肉时就吃肉，吃个饱，吃
个够。每天一睁眼，能看到老婆儿
子。“现在的日子我已经觉得很不错
了。”老卢吞下一口酒后说。

和老卢一家人交往久了，我在
心理上已把他们当成了亲戚。

乱室之乐
◎马海霞

妥 协
◎安然

一个朋友邀请我和其他几
个人去她家吃饭。

电梯升入七楼，朋友早就在
门口等候了，她一边招呼着我们
坐下一边说家里乱，大家都别笑
话她。

她家是三室一厅的房子，每
个房间都杂乱无章，堆着玩具和
书。一位教心理学的老师感慨：

“家里有小孩子，不能收拾得太干
净，得给孩子一个随意的空间和
氛围。”说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

“现在的孩子够可怜的了，家里是
楼房、学校是楼房，整天就在这水
泥的楼房里关着，接不着一点儿
地气，哪像我们小时候，整天在田
地里疯跑，那无拘无束才叫童年

啊！现在的孩子，能让他们活动的
空间本来就不大，再把这个小小的
空间收拾得一尘不染，然后告诉孩
子这里不能动、那里不能摸，屋子是
干净了，可无形之中也束缚了孩子
的心灵。”

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
这个话题时，朋友的孩子从幼儿园
放学回家了，在妈妈的示意下，一一
和我们打招呼。然后，他连包都来
不及放下，就从客厅的角落里拉出
一个装满玩具的大包，打开后摊在
客厅地板上摆弄起来。过了一会
儿，大概是玩够了，他又从卧室抱出
一大堆衣服摆放在沙发上，学着小
商小贩的语气大声喊了起来：“卖
衣服喽，清仓大甩卖，谁来买？便

宜喽……”我们纷纷“光顾”，一通闹腾。
在朋友家吃的这顿饭，我感觉到

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随意。菜汤
偶尔溅到地板上，也不像在别人家那
么尴尬，扯过纸巾随便擦一下就扔到
垃圾桶里。就这朋友还连连说不用
管，一会儿等她来收拾。饭后，大家
到她家那不太整齐的次卧，有躺下小
憩的，有随意歪着聊天的，有不想说
话就看书的……无拘无束。

后来，圈子里要是有谁张罗着在
家里请客吃饭，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
说：别收拾房间，等客人走了再收拾。”

原来，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
不仅是孩子，就连我们这些大人也需
要一个能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放
松自己心情的空间呀！

结婚时，她知道丈夫家是个大家
庭，兄弟姐妹多，七姑八姨的就更多
到她都认不清了。但却被他家那种
温馨、紧密的家风感动着，这是她成
长环境所缺少的。只是她从没想过，
有一天，这亲情会让她窒息。

自从他们在大城市定居，夫家亲
戚来玩的少（来玩最多不过三天），来
看病的多。每逢有人生病必来这里
看病，谁不知道大城市医疗资源好。
理所当然地住到她家里，一住至少一
周。本来除了父母外，她是不接受其
他亲人住家里的，哪怕是兄弟姐妹，
她也安排他们住酒店，因为住家里，
大家都太不方便、太不自由了。

但是，有些人观念不一样，他们
觉得住你家就是和你亲啊，你让我住
酒店？不不，何必花那个冤枉钱，没
地方睡？我可以睡你家沙发呀、地板
呀，我们不讲究的，多方便啊。

第一次，是某亲戚的妹妹来这里
看病化疗，亲戚跟过来照顾，不由分
说地住进她家，说要在她家为妹妹每
天做饭，化疗需要保证营养。于是，
每天清晨五点多钟，那人就起床在厨
房叮里哐当地做营养餐，自然也吵醒
了她全家；晚上回来很晚，影响他们
全家的作息。家里还有个要高考的
娃，她暗暗觉得自己要疯。平时多买
菜做好饭招待更是应该的，三五天下
来，全家人都已非常疲乏；十天下来，
因休息不好，她每天头昏昏沉沉的，
工作小错不断，心力交瘁。

她与丈夫商量：以后，就让亲戚
住医院附近的快捷连锁酒店或者那
种随时可借退的民宿，也很方便。

丈夫试过，可根本说不出口。
后来的几年，陆陆续续地，他姐

眼睛开刀、他嫂子的妹夫肿瘤化疗
等，都是陪护的人直接住在他们家
里。家，成了他家亲戚的临时宾馆，
还要管吃管喝。

她劝自己，人家生病也是没办
法，就当行善积福吧。可是，她慢慢
发现，头三天她还能说说笑笑，第四、
第五天还能强撑笑容，到第六天已是
极限，后面再忍，就是伤自己了。每
天早晨起来、下班回家，家里都有“别
人”。她就像一头困兽，无处可逃、无
法安静，更无法做自己。

每次他们走后，她要忙着洗床
单、被套，大搞卫生。她又想到丈夫
兄弟姐妹年龄越来越大，他们背后的
亲人又成几何倍数增长，以后来看病
的越来越多，就瑟瑟发抖。丈夫也能
理解她，说以后亲戚来了，她就出门
旅游。可如果住一个月呢？她是不
是要在外流浪了……

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没想到有
太多像她这样的，她似乎释然了许
多，原来这是个无解的难题。婚姻的
确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家人的事。

她的一个朋友也正有住在家里
的亲戚，朋友和她交流心得：“忍吧，
活着不是忍这里就是忍那里。”

人生何处不妥协。


